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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平日不做亏心

事，不怕三更鬼敲门。俄罗
斯富豪之所以在自身安全
上不惜投入重金，关键还是
因为自己在聚敛财富时得
罪过不少人。在俄罗斯私有
化进程中，这些俄罗斯富豪
凭借法律真空巧取豪夺了原

属于国家的大量财富。当这
些富豪对奢侈品一掷千金
时，广大俄罗斯人民却还处
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情
景难免使广大俄罗斯人民深
恶痛绝，而这些富豪也担心

受到袭击和对他们报复。
另外，这些俄罗斯富豪

在经营过程中也与很多黑
社会帮派产生了很多纠纷。
俄罗斯首富阿布拉莫维奇
当初在开拓东欧市场时就
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得罪了

当地的黑手党，而这也是阿
布拉莫维奇又请特工又买
防空导弹的原因。

由于阿布在巴尔干半岛
陷入战乱的时候，击败了当
地的竞争对手，抓住机会大
发了一笔战争财，而险些招

来杀身之祸，失败者们网罗
许多以做职业杀手为生的
前克格勃成员和苏联政府
军士兵，悬赏 3万美元要买
他的人头。因此，阿布整日
生活在害怕被暗杀的阴影
之中。阿布以行事谨小慎微

而著称，他为保障个人安全

不惜血本。他的保镖队伍人
数多达整整一个连，五个孩

子均由特别保安予以保护，
36岁的妻子连上厕所也要
由一名专业女警察陪护。阿
布出行时，总是带着他的多
名私人保镖，其人数之众、
装备之精完全可以和一支
小型军队媲美。阿布本人则

寸步不离自己的奔驰防弹
轿车。浩浩荡荡的带有变色
玻璃的防弹车队，让外人无
法识别究竟哪辆车上坐的
是这位超级富豪。

请如此众多的高素质保
镖自然要花巨额资金。2003

年，俄罗斯富豪阿布为聘请
一位世界顶级拆弹专家斯
基帕作为自己的护卫长，开
口就给对方 20万英镑的巨
额年薪。斯基帕在军队服役
多年，参加过科索沃、阿富
汗和伊拉克等战争，是拆弹

的专家。现在阿布的安全卫
队都是英国空军特别部队
和俄罗斯特种部队的前成
员。有媒体估计，仅养这样
一支队伍，阿布每年就要花
费上千万英镑，而这还不包
括武器装备。

早晨九点，莫斯科市刚
从睡梦中惊醒，市内一派繁
忙，大街小巷人头攒动，车
辆川流不息。许多莫斯科人
这时正步履匆匆，走在上班
的路上。突然，莫斯科特维
尔大道迎面驶来一支五辆

车组成的车队，清一色的黑

色车体在阳光的照耀下泛
着白光。驶在最前面的是辆

德国造的奔驰，车上端坐两
人，装束出奇地相似，都是
黑色西装，带着墨镜、剃着
平头、一人开车另一人透过
车窗催促着过往的人群。一
辆更显名贵的宝马防弹车
紧随其后。等到这支车队驶

离后，特维尔大道才恢复了
以往的秩序。

俄罗斯人似乎对此已经
习以为常了，如果不是旁人
介绍，以为是某位政府高官
出行呢。但事实上却是当地
俄罗斯富豪的私家车队。

1991年，俄罗斯的私有化改
革使少数俄罗斯人一夜暴
富。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俄
罗斯社会治安恶化，为了保
护自身安全，俄罗斯富豪们
纷纷组建自己的保镖队伍。

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

鲁克石油公司的总裁瓦吉·
阿列克别洛夫是俄罗斯十
大富豪之一，个人资产达到
40亿美元。每次外出时，阿
列克别洛夫乘坐的那辆防弹
奔驰车的前后都跟着荷枪实
弹的保镖车队。而现在遭到

政府通缉流亡海外的传媒大
亨古辛斯基也有一支数量不
少的保镖队伍，据传在一次
周末打网球时，古辛斯基派
在网球场巡逻的武装警卫就
多达15人。而且古辛斯基公
开声称，他雇用的保安人员

达几千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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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机会是均等

的，和别人一样，我们也得
为了生活而工作。生活中，
我们对必须要做的事情一
定要持有喜欢的态度，否
则，只会自找麻烦。

一个骨子里就不喜欢工
作的人，总会单调地重复着

不快乐的心情，即使他在工
作，也只能让自己一步步地
走向情绪诱发病。通常来
讲，他们会时不时地找出不
工作的理由，伴随着无收入
的经济压力又会引发一些
更可怕的情绪。

几百年来一直就有这样
的怪事发生，而且世代都有
超过一半的人相信这样的道
理：懒惰又游手好闲的人都
是快乐的人。这些懒惰、游手
好闲的人竟然成了为生活所
奴役的普通老百姓羡慕的对

象。抛开冠在他们头上的
“头衔”，他们比常人更具有
发言权。不过，也仅仅有极特
殊的这类人才会快乐，这只
是一种法则的一个特例。这
个法则就是：大多数懒惰又
游手好闲的人是可悲的。就

我个人所知，25个人中只有
一个人是无忧无虑真正快乐
的，而他刚好又是个精力充
沛的年轻人。

如果你不想在监狱里或
靠救济金了却此生，最好给

自己些劝告，让自己喜欢上
工作，不过，可能也会带来

多方面的不快乐，但是，这
些不快乐都要去克服掉。

我们在别人的建议下有
了自己的喜好，斗胆地或是
直接地，有诱惑性地或是不
知不觉地，要时时劝戒自己
喜欢工作是很容易的，特别

是如果你还年轻，还没定性，
一定要听从这个劝告。劝告
得越强烈，次数越多，得到的
效果就会越好。一段时间过
后，当你早上起床时，像人猿
泰山一样，捶几下自己的胸
膛，大喝一声：“快点，要开工

了！”这比消极地对待工作要
好得多，而且更能令人快乐。

高中或大学时的年轻人
常常苦恼于应该选择什么样
的工作，自己最适合做哪项
工作。事实上，他当时做出的
选择并不重要，因为人人都

能将工作做得一样出色，甚
至有些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
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应
该具有哪些好品质。如果有了
好的品质，他可以成为一个好
医生，一个技术高超的钳工，

或是一个好教师。要是没有好
的品质，他就会一文不值，而
且还会自甘堕落。

如果一个人喜欢工作，
而且学会了从做好某些事
情中得到快乐，为自己能生
产出对社会有用的东西而

自豪，那么在他工作时，就

会一直激发自己快乐的情
绪，同时，他的雇主和工作

伙伴也会因此而感到快乐。
一个有事业、热爱工作

的人是不会得情绪诱发病
的，他没有多余时间去胡思
乱想，他们通常都会在思想上
蔑视疾病、烦恼。在本书开
端，我曾提到过在某个群体中，

农夫的妻子们通常很少患情
绪诱发病。她们几乎人人都
有八九个孩子，要照顾家，还
要到田地里去干活，根本就没
有时间去“想”自己到底有什
么病痛，她们根本也没有时
间去生病。一个无所事事的

病人曾经这样说：“原本我很
正常的，直到我有时间开始
胡思乱想，才得上了病。”

工作就是解除病痛的秘
方，喜欢工作也是情绪诱发
病的预防针。工作以外，我们
一定要有能够陶冶情操、增

加乐趣的业余爱好，这可是
使人快乐的必要条件。我们
有两个基本的需要，是：新事
物的体验感受和有创造性的
成果。一个好的业余爱好可
以同时具备这两个需要。

如果没有爱好，就没有

什么可以打发闲暇的时间，
一旦空了下来，人的头脑就
会胡思乱想，总想那些不愉
快的事情。总的说来，我认
为有创造性的爱好更能给
人带来满足感，不过，收藏
性的爱好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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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告诉长老们，问

题其实出在老天爷的儿子身
上。老天爷有两个太太，一个
太太叫常羲，常羲是月亮女
神，她与老天爷生了十二个
月亮公主。另一个太太叫羲
和，她是太阳女神，与老天爷
生了十个太阳王子。羲和与

王子平时住在东方海外的汤
谷，所以叫汤谷，是因为王子
们和羲和老是在这洗澡，把

水都弄热了，弄得像沸腾的
开水似的。汤谷附近是一棵
巨大的扶桑树，有上万米
高，树桩粗得几千个人才能
将其抱住，十个王子平时就
歇在树上。太阳王子们轮流
值班，每天只可以有一个出
来��，出来的时候，天就

亮了，等到回去，天便黑了。
多少年来，王子们一向循规
蹈矩，不料近来却调皮捣蛋
起来，完全坏了天上的规矩，
动不动就是十个太阳一起出
动。他们一起出来，人间的老

百姓便遭了殃。
听西王母这么一说，长

老们都傻了，仿佛迎头泼了
一盆冷水。既然是老天爷的
王子们在闯祸，这件事情又
怎么才能摆平。西王母说，
老天爷早预料到会有这一
天，因此，如何解决此次劫
难的人选，也早就派到人间
来了。长老们听她这么一
说，无奈的脸上立刻舒展了

眉头。西王母说，事到如今，
老天爷只能是大义灭亲，只

能用箭把那些太阳王子给
射下来。长老们听了目瞪口
呆，都觉得这事不可思议。
力牧想了一会，问西王母怎
么才能把太阳给射下来，那
个老天爷派来解救劫难的
大英雄，现在又在哪里。

西王母说：“我想羿这孩
子，应该已经长大成人了？”
“羿？”长老们不相信

自己的耳朵。原来羿是天上
的神仙下凡，难怪他会是那
么优秀的一个射手。
“不过，真要把这件事

情做好做完，”西王母关照
长老们，“就得先为羿造出
一副好的弓箭来。”

西王母说着，突然消失
了，就像她突然出现一样。
长老们也无话可说，立刻派
人去把造父喊来。造父是有

戎国最伟大的能工巧匠，要
想造出一副好的弓箭，他显
然是最适合的不二人选。造
父很快被喊来了。长老们把
西王母的旨意，传达给他
听。造父听了，不住地点头，
听完了传达，他仿佛早就料

到事情会这样：“羿这个孩
子，果然不同寻常。”

力牧代表长老向造父许
诺，此次制造弓箭，关系到
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真把
事情做成功了，造父的地位
将再升一级，直接成为长老

中的一员。

“那好吧，我先说说这
弓，弓为本，有了好弓，再造

出好箭，自然就不是什么难
事。”成为长老是造父梦寐
以求的理想，现在，这么好
的机会放在眼前，自然不愿
意错过，他慢吞吞地说着，
“我听说在南山之顶，有一
种风声木，此树可是神树，

生长在风口之中，柔韧性极
好。五千岁一湿，万岁一枯，
可以说是极其罕见。若以此
木制弓，必为神弓。”

长老们一边听，一边点
头。造父说完了弓，又不急
不慢地说起了弦：“再说这

弓上的弦，当然也有一番讲
究，要取一百头公牛后腿的
牛筋，搁锅里熬上三天三
夜，火不能太大，必须是文
火，然后加上我秘制的凝固
胶，便可制成。”
“那箭呢？”力牧听造

父只说弓，忍不住要问。
造父不当一回事地说：

“有了一把好弓，这箭吗，自
然就不难了。”

这时候，由于有十个太
阳一起在天上发威，人类正
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历

经千辛万苦，终于风声木也
有了，一百头公牛也凑足
了。很快，造父将弓箭造了
出来，弓箭造好，接下来便
是试射，到试射的那天，有
戎国的老百姓不顾酷热，一
个个都从躲藏的地方跑出

来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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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真的。”杨阳

说了，又觉得这话被太多的
人在太多的场合里使用过，
难免有些轻贱了，却一时又
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只好
望着女人呵呵地傻笑。
“没什么，大家都是讨

一口饭吃。”女人说。
女人轻描淡写的一句

话，却叫杨阳的心沉了一沉。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幅国画，
是画乞丐的，上面的题词是：
谁不吃饭？谁不讨饭？只不过
弄几个花样翻翻。那时他虽

然还很小，却也一下子被谋
生的沉重所震撼。只是没有
想到，许多年后，千里万里漂
洋过海地来到加拿大，他竟
会沦落到街上卖艺的地步。
“脸皮磨厚了，就好了。

其实这个钱还是蛮好挣的，
至少不用朝九晚五地坐班，
夏天的时候把一年的钱挣下

了，然后，另外三个季节你都
可以去追求你的理想。”

他被女人的话逗笑了。
乌沉沉的脸就晴了些起来，
说咳，也就是把老婆孩子养
活了，哪还有什么理想呢。
就问女人叫什么名字，女人

说叫向前。他暗暗叫绝，心
想这样的女人，当然该是这
样的名字。就说我有一块绝
好的鸡血石，不是这些个糊
弄人的假玩艺儿，改天我找

出来，给你刻个好印章。
女人也不推辞，“好啊好

啊，我正想跟你学雕刻呢。”
两人就坐下来等生意。

杨阳拿出一条细细的磨刀石
来，碾磨他的雕刀，向前就从
画袋里掏出一本旧书看了起
来。杨阳瞥了一眼，那书名是
《废墟》。杨阳说，现在还有

人看小说吗？向前说其实我
也不爱看小说，不过这可不
是一般的小说。杨阳问何以
见得？向前说反正挺感人的，
我也说不好，我看完了你自
己拿去看吧。杨阳微微一笑，
说不用了，我熟悉里边的每

一个章节———那是我写的。
向前一怔，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人流就渐渐地稠

密起来，有人过来坐到向前
的摊子前，要画肖像。也有人
走到杨阳跟前，看他刻雕印

章。看了一会儿，杨阳就有了
第一个顾客。后来又陆陆续
续地来了几个。其实那天的
生意并不是太忙，却因杨阳

没有经验，手忙脚乱的，竟连
中午饭也来不及吃。直忙到
擦黑，才喘了一口气，摸出口
袋里那卷又黏又脏的零票，
数了数，竟有一百六十多元。

收了摊子，和向前约好
了明天见，就站在街角等小

灯———小灯下午去钢琴老
师那里接苏西，接完了苏西
就顺便把他捎回家去。杨阳
进了车，就看见苏西眼睛红

红肿肿的好像刚刚哭过的
样子，便问小灯怎么回事。

小灯哼了一声，说问你的宝
贝女儿。苏西不说话，鼻子
一抽，眼泪又一颗一颗地落
了下来。见小灯一脸怒气，
也不敢去哄苏西，只问到底
怎么了？小灯说老师用英文
教琴，她听不懂，就不听了，

一个下午坐在地上看小人
书。杨阳说她刚到一个新地
方，还摸不着北呢。小灯冷
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要唱
白脸。下星期我跟着去上
课，看她敢不敢那样。那是
交了学费的，你以为呢？

杨阳赶紧从兜里掏出那
厚厚一沓的零票来，说在这
儿呢，学费。没想到钱挣得
还挺容易的。小灯乜斜着看
了一眼，也吃了一惊，杨阳
乘势将手伸过去，捏了捏小
灯的肩膀，顿了一顿，才说：

“小灯你放松点，别一根弦
老绷得那么紧，断了怎么收
拾？”小灯呸了一口。
“杨阳，我的小说，那篇

讲过年的，在《纽约客》上
发表了，刚刚接到信，寄到
系里的。”小灯说。

杨阳哦了一声，竟半天
说不出话来。小灯和他说过
想用英文写作，没想到她的
第一篇英文小说，就上了
《纽约客》这样的杂志。而
他自己呢？他却已经整整七
年没有发表过一个字了。


